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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宋末年姚仁寿在莪溪兰田

山创办“精一院”（后改“乐育馆”）

始，经元明清三朝，这所姚氏私塾一

直和姚氏、王氏的孩子们共始终。有

元一朝，这所私塾出来的莪山姚王两

姓的读书人，义不帝元，既没有去求

取功名，更没有去谋取什么官职。到

了明清两朝，这所姚氏私塾共培养出

姚王两姓举人 4 人，贡生 70 多人，秀

才之多，则不可胜记。明清两朝，姚

氏私塾出来的姚王两姓读书人有 61

位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过职务。其中

姚灿担任桐庐县教谕、王纳担任过监

察御史和山东按察使佥事、姚瑾担任

过丰城县（今属江西）知县和崖州府

（今海南三亚市）知州、王晟担任过

武安县（今属河北）知县、姚富担任

过庐陵县（今江西吉安）教谕和代王

府长史、姚錀担任过永福县（今属广

西）知县、姚浍担任过将乐县（今属

福建）知县、王志担任过淮安府（今

江苏淮安市）知事、王士奇担任仁化

县（今属广东）。61 位政府官员中，

姚邦采、姚灿、姚瑾、姚浍、姚錀、姚

景和等人，或事业有成，或政绩突

出，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

景帝朱祁鈺、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

朱祐樘曾分别下旨予以嘉奖。邑人

姚球（也是个读书人）于明朝初年，

输谷二千石（约合今 120000 公斤）赈

济灾民，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

（1387 年）下旨嘉奖。学者姚镒因才

识超群，人品高尚，明吏部尚书、桐

庐籍名臣姚夔特地写了《留耕先生

记》予以高度赞扬；明户部尚书夏元

吉特地慕名来到莪溪看望他，并称赞

他“才超韩范，学并欧苏”。区区一

所莪山姚氏私塾，竟然出了这么多的

读书人，竟然为明清两朝政府输送了

这么多的人才，可见这所私塾为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为培养社会精英作出

过多么大的贡献。姚氏私塾，厥功至

伟！

清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太平

军李世贤部从分水金竹岭攻入桐庐，

十月逾白峰岭退至新登。咸丰十一

年（1861 年）九月，太平军第二次攻

入桐庐，至同治二年（1863 年）二月，

左宗棠部将魏喻义由严州（今梅城）

率师克桐庐，太平军前前后后占领桐

庐共 18 个月。这期间，桐庐民间发

生的惨剧令人发指，桐庐百姓所遭受

的苦难罄竹难书，以至造成“桐庐北

乡人口耗十之八九，南乡人口耗十之

五六。”（见民国《桐庐县志·杂志·灾

异》）有三分之二的桐庐人死于非

命。

太平军第一次占领桐庐，因时间

短暂，莪山一带没有受到重大影响。

第二次占领桐庐长达 15 个月，莪溪

的姚王两姓家族则遭到了灭顶之

灾。今莪山畲族乡中门民族村的上

门、中门、前门3个村子当时有3百余

户上千人口，经太平军之乱，最后只

剩下 2 间民房 1 座祠堂（上门村的姚

氏祠堂）和20余人，其中王氏只剩下

王至香、王根荣、王吉余3人，姚氏只

剩下 20 人左右。享有 580 余年办学

历史的姚氏私塾也汤然不存。

太平军退出桐庐以后，幸存的

姚、王两姓的20余人重返上门、中门

和前门，开始了家园的重建工作。到

了光绪、宣统年间，莪溪人口有了快

速增长。以王姓为例，王吉余虽然无

后，王根荣则生了 3 个儿子，王至香

生了 6 个儿子。到了宣统、民国年

间，莪溪的人口发得更多了。姚氏家

族幸存的人口本就比王氏要多一些，

自然，姚氏家族人口的增加也要比王

氏家族多上许多。

随着姚王两个家族的孩子一个

个出生，一年年长大，他们的读书问

题又摆在两个家族的面前。莪溪的

姚氏家族素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

太平军之乱虽然杀了五六百名姚氏

族人，烧了近两百间的姚氏民房，毁

了五百八十多年办学历史的姚氏私

塾，但并没有毁灭他们“经书不可不

读，读书明理，为圣人立言”（见《桐

江莪溪姚氏宗谱》家训）的观念。随

着族人求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末庠

生（秀 才）、上 门 人 姚 道 金 终 于 在

1915 年在幸存的上门姚氏祠堂创办

了新式学校“菉莪小学”，自任校长，

招收姚王 2 姓及附近村子他姓的孩

子就读。

菉莪小学是姚氏私塾凤凰涅槃

后的一所新式学校，教授的内容不再

是原来的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教授

的方法也与传统方法大相径庭，但在

学校管理方面则与原先的私塾没有

实质性的不同。学校收费还是坚持

原来的做法：姚、王两姓的学生，依

然不收一切费用；其他姓氏的学生，

依然只收取书簿费。教师的工资、学

校（祠堂）的修缮费、桌椅凳子的添

加等依然由姚氏族田学田的收入承

担。

菉莪小学的第二任校长是姚氏

族人姚世全，他曾经多年在杭州读

书，是当时村中学历最高、学问最多

的人。他上任不久，便将菉莪小学改

成莪溪初级小学。也许是他在杭州

学习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受新思潮的

影响比较大，他在办学期间，不但招

收男生入学，还招收女生入学，首开

桐庐山区农村女子上学的先例。

1913 年，桐庐著名学者、桐庐县

教育会会长胡传泰和另一位会长叶

恩燏曾在桐庐县城办了一所桐庐县

立女子高等小学校，设幼学和成人两

班，分别招收女童和成年女子就读。

姚世全的招收女童入学，与胡传泰相

比，虽然迟了近20年，但在偏僻的莪

山农村，还是一件很开放很了不起的

事。而且，胡传泰办的是女子专门学

校，其学生是清一色的女子，姚世全

办的学校则是男女混读学校。从某

种程度上说，姚世全的办学观念比胡

传泰还要开放一些。如果说胡传泰

为桐庐女教第一人的话，称姚世全为

桐庐农村地区男女混读学校的创始

者，恐怕并不过分。

姚世全以后的校长是姚圣荣，他

在任时间最长。他任校长期间，花重

金聘了3位外地名师担任教学工作：

2 位是今属旧县街道的罗姓（其中 1

位名罗良旭），还有1位是九岭乡（今

属横村镇）的滕某。因教绩突出，此

时的莪溪初级小学受到家长和社会

的一致好评。

第四任校长是县里派来的教学

经验丰富的石阜人方庆书。当时，姚

姓族人中有人出于私心，也想当学校

的校长。官司打到县里，县衙作出决

定，学校改为公家管理，莪溪本地人

不得干预学校政事。至于有关办学

经费，依然由姚氏族田学田的收入承

担，学生的收费依然按原来的规定分

别对待。

方庆书担任校长期间，正是抗日

战争最吃紧的时候。1942 年 5 月中

旬，日寇侵略军曾连续3次窜进山阴

岭、周田、尧山、塘下等村，放火抢

掠。幸亏莪溪地处偏僻，莪溪初级小

学的教学没有受到冲击。相反的是，

这几年中，该校的学生人数还从四五

十人增加到 100 多人。究其原因是，

同治以后，浙南地区的畲族接二连三

地迁徙到了莪山。此时，他们的第三

代、第四代正处于学龄阶段，而莪山

的畲族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他们

到了莪山以后，虽生活艰辛，却依然

十分重视教育。于是，他们便纷纷将

孩子送进了莪溪初级小学。鼎盛时

期，莪溪初级小学的畲族学生数竟有

汉族学生数的 2 倍之多。因为该校

的畲族学生如此之多，有人将学校戏

称为莪溪畲族小学。

在莪溪初级小学就读的畲族孩

子大多来自离学校比较近的铁砧石

村、横山村、香炉山村、黄家山村和

双园村。这些村子离学校比较近，

学生的中餐回家解决，还有少数畲

族学生来自小塔坞村和尧山坞村，

离学校有 3 公里的路程，他们只能

将中午饭带到学校，在学校用餐。

和其他汉族学生一样，除了书簿费

以外，这些畲族学生的其他费用也

全部免交。

章景云的祖居地是今莪山民族

村西坞村，其祖父和父亲则一直在横

村一带谋生。章景云生于 1928 年，

不到2岁，他父亲就不幸病故。为了

生计，他母亲只得带着他改嫁莪溪前

门村的姚光明。姚光明家条件并不

是很好，但他为人十分厚道，对章景

云关怀备至，章长到10岁时，姚光明

就把他送进了莪溪初级小学。据现

在已届 96 岁高龄的章景云老人回

忆：1940 年前后，与他在莪溪初级小

学同班读书的同学除汉族男生和汉

族女生外，还有畲族男生和畲族女

生。谈起这些往年的同学，应朱之

请，章景云老人顺手写了7位汉族女

生的名字：姚春花、姚巧英、王梅秀、

王银秀、洪金仙、周海英、袁凤英；4

位畲族女生的名字：雷彩凤、钟梅

秀、钟根兰、蓝生香；19 位畲族男生

的名字：雷明卿、雷明连、雷志三、雷

顺圣、雷圣法、钟文彬、钟文质、钟士

成、钟士贵、钟顺金、钟顺喜、钟振

茂、钟扬生、蓝良玉、蓝阿庆、蓝海

法、李金根、李宗林、李朝曦。除了

章景云本人外，这些和他同班读书的

汉、畲两族的男生女生，现在都已作

古，但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健在，

生活都过得美满幸福。

方庆书担任校长期间，学校里有

位申屠硕老师，是深澳村人。他是一

位有着满腔爱国情怀的老师，同时，

也很有些文艺才华。在方校长的支

持下，他曾编写过一部抗战小话剧

《小英雄》。演出时，方校长还请来

时任横村镇镇长傅庆荣前来观看。

据章景云回忆，剧中的小英雄名白文

彪，是儿童团的团长，此角色由姚樟

培同学主演。剧中的女游击队队长

也是个英雄，曾单枪匹马杀死过2个

日本鬼子。此角色由畲族女生钟梅

秀主演。章景云演的角色，先是打家

劫舍的土匪，后在儿童团长和女游击

队长的感召下，弃暗投明，参加了抗

日队伍。王学源同学演的是鬼子兵

少佐，最后打了败仗，破腹自杀。据

章景云说，此剧演得十分成功。观看

演出的傅庆荣镇长还奖了学校一笔

钱。

莪溪初级小学的第五任校长又

换成莪溪人姚盛轩，他是师范毕业

生。1949 年 5 月，桐庐解放。不久，

人民政府接管了莪溪初级小学。

莪山姚氏私塾的凤凰涅槃槃
章景云 朱关法 《

四
方
印
风
》

兰石斋杂记（十四）

《四方印风》是甘肃省西

峰印社的交流刊物。该印社

一九八九年成立，社况简介：

“西峰印社是旨在继承和弘

扬祖国治印艺术的民间学术

团体。……于一九八九年五

月报经中共西峰市委宣传部

批准成立。……辟有印社内

部交流刊《四方印风》。兹惠

告各印界团体及同仁悉知。”

创刊词为“西峰印社、取址为

称，黄土高塬、雄厚深沉。中

华艺术、博大精深，五千文

明、二千印风。金石有缘、艺

无止境，天下举子、团结印

林。方寸之间、结艺为盟，印

坛诸社、相助力鼎。四方促

携、泛泛同仁，首刊于此、致

谢从躬。”印社顾问有傅嘉

仪、柴建方、香港邓昌成等，

社长杨永成。首批全国各地

社员117名，笔者忝列其中。

一九九一年社刊就出了

十六开黑白四版二十期。上

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书法

热”的形成，篆刻艺术爱好者

也进入空前的发展。当时各

地争相成立印社，水平不一、

良莠不齐。但当时的爱好者

和组织者思想是单纯的，出发

点是正确的。社刊除发表印

作、印社社员动态，还有一定

比例的理论文章，虽然现在看

来比较浅显，但是当时书法篆

刻爱好者很难看到好的教材

和理论文章，所以《四方印风》

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从每期

不同的赞助单位来看，办刊是

比较艰难的。当然这份小刊

对于篆刻爱好者来讲是有益

的，经常在此发表的作者有：

安多民、孙国柱、刘洪洋、宋哲

金，这些作者至今也留在印

坛，大多数的作者经过几十年

的大浪淘沙销声匿迹。印社

也是如此，很多的印社因为各

种原因也解散了。

二〇一三年，西泠印社

“印汇天下——国际印社联

展”，国内参展的印社只有六

十三家，没有西峰印社的名

单。印社虽然少了，但通过

三四十年的发展，篆刻艺术

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

整体水平也超出了新中国成

立后至八十年代这段历史时

间的整体水平。这里面我想

是少不了像西峰印社、《四方

印风》这样的社团和内部刊

物 的 推 波 助 澜 ，默 默 奉 献

的。虽然他们不存在了，我

相信还是会有人想起那段青

春岁月中翘首以待《四方印

风》到来的情景的。

英子俭以养德

在微信朋友圈欣赏桐庐县城景

色，已成为我多年的审美习惯，无论

春景冬景，远景近景，只要景色美妙

奇绝，图片非同寻常，都会让我爱不

释手。尤其是那些从山峰高处摄取

的镜头，景色开阔雄伟，色彩明暗深

邃，时常还会惊艳到我，想着自己有

一天也能和朋友一样，登上山巅，去

实地领略县城之景色，那该有多美

呀！然而向来不注重锻炼的我，平时

连走路都难以坚持，登山更是谈虎色

变。

一天，朋友告诉说，倘若想观赏

桐庐县城全景，没有比凤凰山更适合

的山峰了。游人只要从石下坞左边

的小路上去，走到半山腰，就能看到

分水江两岸的景色。登至山巅，向桐

君岭方向走，来到东面山峰制高点，

又能欣赏到富春江两岸的景色。

这样的话听多了，常常会让我精

移神骇，忽焉思散，闲暇之际，还会

想入非非。荀子有言：“吾尝终日而

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

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

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那么，

想登一山而见县城之全貌，就去凤凰

山吧！

凤凰山坐落在美丽的富春江与

分水江交界处，与桐君山只有一路之

隔，形若飞凤。东起康梧岭，亦称桐

君岭，西达桐庐老大桥，青翠欲滴的

山峦，有的倒映在分水江里，有的隐

匿在桐君岭中。其东面山麓有石下

坞，凤啼鸾鸣，余音袅袅。左翼东段

处建有革命烈士纪念陵园，刻字立

碑，功名永存。临近桐君山一侧还有

石下渡，亦名鱼梁渡，一九三一年，

著名作家郁达夫避难离开上海，去往

严子陵钓台时，曾在《钓台的春昼》

一文中细写过此渡；一九五九年周总

理视察新安江水电站，车经石下渡，

见渡口拥挤，便建议在分水江上建

桥，石下渡随之淡出人们的视线。

较之称霸一方的桐君山，海拔一

百九十八米的凤凰山，就像一个失宠

的孩子，没有哪位母亲会因为不见其

貌而流泪，也没有哪位父亲会因为想

见其形而望穿秋水。平常的文章里，

很少能看到有关其人文与形貌的文

字，名称也只见于特殊的记载中。

凤凰山之所以会落到这样尴尬

的境地，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

的关系，其东面有玲珑精致的桐君

山，海拔尽管只有六十余米，然登上

山巅，富春江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

西面有逶迤平坦的舞象山，只要站在

山峰制高点，就能欣赏到分水江一带

的景色。加之凤凰山山峰幽深险峻，

山路狭隘陡峭，再加之石下坞左翼荒

冢累累，冷落萧森，直至现在，依然

鲜有问津者。

花褪残红，江南正好。暮春的一

个早晨，我们一行六七人，徒步来到

凤凰山麓的石下坞。此坞绿竹猗猗，

涧水泠泠，绿头鸭在水中游来游去，

鸳鸯在池岸打着瞌睡，几只圈养的孔

雀，一见到游人就会开出色彩斑斓的

羽屏。

朋友介绍说，登凤凰山有两条路

可供选择，若想贪图舒适，可以走右

边的水泥路，只要登一半山路就可以

抵达山顶，但少了许多登山的乐趣；

若不怕艰险，也可以走左边的小径，

路形蜿蜒曲折，路面磕磕绊绊，两边

的树枝还会把衣服勾住，但只要走到

半山腰，就能俯瞰分水江两岸的景

色。

这时，一旁的爱人说道：“既然来

看县城全景，就不能因为路途艰险，

而错过县城一半的风景，再说已经有

那么多朋友走过小路，就算畏途巉

岩，我们也要横绝山巅。”一番话说

得大家神思飞扬，激情高涨，个个精

神焕发。

尽管没有李白的谢公屐，也没有

仙人的青云梯，然竹杖芒鞋，轻如快

马，攀岩跨石，你拉我拽，俯仰之间，

我们就来到山腰间的观景台。站在

观景台前，放眼四周，登山的疲劳顿

时消失殆尽。分水江两岸风光旖旎，

江水浩渺，一路而来，经过桐庐大

桥，穿过桐君山悬索桥，最后汇入美

丽的富春江。江东面青山绵延，层峦

叠嶂，一条宽敞的省道，蜿蜒曲折，

勾连起山峰、园地、树木，也将沿途

的村落揽入怀中。江西面地势开阔，

远处云雾缭绕在青山之间，良田民宅

布满山野；俯视近处，高楼林立，古

树成林，放大手中的镜头，还能看到

整个洋塘小区，楼房错落，街巷纵

横，一条江滨小道，花团簇拥。

稍作休息，我们便向着山巅而

去，云雾在头顶缱绻，飞鸟在耳边鼓

劲，我们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周围的

空气却越来越清新。走过一段蜿蜒

的山巅小路，穿过一片幽暗的树木竹

林，眼前出现一条积满枯枝落叶的小

径，雨后的落叶像涂了一层酥油，光

光亮亮，踩在上面还会发出“扑，扑

……”的沉闷声。

来到山峰制高点，极目远眺，犹

如醉入一幅清新脱俗的山水图画中：

远处绵延起伏的山峰，重重叠叠，负

恃着气势竞相争高；云雾在山腰间飘

荡，阳光照射在山峰高处；微波荡漾

的富春江，宛如一条飘动的玉带，永

无休止地流向远方；几只游船在宽阔

的江面上缓缓行驶，不惊不扰。

北岸，逶迤的舞象山，从分水江

西岸出发，一直延伸至排门山，为老

城筑起一道林木葱茏的城墙；开元街

由东向西笔直延伸，串联起参差错落

的老城建筑；古朴内敛的桐君阁，与

具有县城标志的桐君山，隔江相望，

那是几代桐庐人的记忆。

南岸，地势深远空旷，楼房园地，

高低冥迷；街巷马路，绿树周布，一

条宽敞的迎春南路，穿城而过，直达

高速公路出口；星罗棋布的现代建

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其两侧，使县

城看上去高端大气，时尚秀绝；富春

江沿岸的高楼，倒映在江水中，呈现

出各种不同的姿态，互相争雄；矗立

在富春江二桥南端的励骏大厦，上接

云霄，下压江水，宛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耀眼瞩目；移目西南方向，还能

看到有着“江南第一名山”之誉的大

奇山，独立雄峙，令人惊叹。

凝望眼前的山峦、田地、江水、高

楼，思绪渐渐荡漾开来：倘若畏惧艰

险，不来登凤凰山，只在朋友圈转

悠，怎能欣赏到如此幽远、雄壮、大

气、秀美的县城景色呢？

当下，或许有些人把大

肆消费当成了生活品质，殊

不知，真正的品质并不全表

现在物质上。精神富有，用

勤俭来涵养自己的品德，其

实更高一筹。诸葛亮在《诫

子书》中说过：“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最高配的生活，不过是

俭以养德，静以养心。五年

前，因为儿子在广东工作，我

也退休了，在家闲着没事，想

去儿子那里给他搞搞后勤保

障。要出门，一看没一双像

样的鞋子，在家里没关系的，

可出门总得穿得像样点，不

然会给儿子丢脸的。这样想

着，特地买了一双夏季穿的

耐克旅游鞋，鞋帮是黑色网

状的，鞋底很柔软，穿着特舒

服。穿了三年，鞋子大脚趾

头的地方穿成了两个洞，我

叫小滩上的修鞋匠补了一

下，想不到没穿两年，补丁的

地方又破了，好在洞不大，其

它地方都还像新的一样，我

舍不得扔掉，于是我又拿到

专业补鞋的店铺里去补。补

补可能还能穿两年，退休了

嘛，也不需要穿得多体面，能

穿就好。

补鞋的店铺在江北我原

来住的地方，于是顺便到老

房子里拿一台立式电风扇到

现在住的地方。这台立式电

风扇，跟随着我辗转至今已

经有二十年了，格力牌的，两

边两个脚组成一个框架，支

撑上面一个外方内圆的小风

扇，很轻巧，吹风时声音也很

轻，风不大不小，我太喜欢它

了。我用右手一拎就上了公

交，随后便到了现在住的新

家。电扇有些灰尘垢面，看

上去真像是老古董了。我拿

到卫生间，用十字螺丝刀，拧

开一个个螺丝，把风叶拆下

来，将一个个零部件洗得干

干净净，用毛巾擦干后，又一

件件装回去。娴熟的操作，

完全像个专业的风扇组装

师。哇，拆洗后的电扇就和

新买的一模一样。插上电

源，开到小档风速上，均匀的

微风吹来，立即让人神清气

爽起来，还是那种轻轻的呼

呼呼的声音，一点没变。

当年在一个比较严肃的

部门工作，只有空调，而我却

喜欢电扇。江南的气候，端

午前后就进入黄梅季节，温

度虽然不高，但闷热得很。

有的办公室早就开空调了，

而对我来说，室外温度不到

35 度 以 上 ，开 风 扇 就 可 以

了。别的办公室里都没有电

扇，我也不能动用公款买电

扇搞特殊，所以，我就自己花

钱去买了这台立式电扇。每

天晚上加班时，大院子里静

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只

有这台电扇轻轻地转着，发

出轻轻的呼呼呼的声音，只

有它默默陪伴着我。现在，

我更舍不得扔掉这老物件

了，这风吹拂着，心里有着无

比的宁静呢。

俭，是一种态度，一种选

择，更是一种品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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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凤凰山


